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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巴作 家

■雍措

村庄坐落在半山腰，由
于坡度原因，每家每户的房
屋与房屋紧挨着，连成线，连
成片，整体展现出来的形状，
竟鬼使神差地变成了一个月
亮的形状。腊月，村庄像早
起的阿妈，亮得特别早，闲散
的狗儿从一只，两只，最后汇
集成一伙，你追我赶地在村
庄的小路上穿梭着，过往的
路人高声打着招呼，最常听
见的就是：“刀把子吴，轮到
谁 家 了 ？”“ 村 东 头 高 家 了
……”刀把子吴说话的声音
在月亮村的腹部响当当的回
旋着，钻进每家人的被窝里，
鸡笼里，茅房里。最关心这
件事儿的有猪圈里的年猪和
准备忙碌杀年猪的村人。年
猪竖着耳朵听了之后，似乎
明白还轮不到自己，又习惯
性地“嘟嘟嘟”地贪食着猪槽
里的食物。主人家们却开始
掰着手指计算着：高家过了
刘家，刘家完了汤家，汤家过
了聋子毕家……。好不容易
数落好了，才发现还得隔上
两三天才轮到自己家，于是
放心的干起其它事来。

刀把子吴还有一个名字
叫阿布（叔叔的意思），也算
是刀把子吴帮村人杀了20年
的年猪，全村上至八九十岁
下至嘤嘤耳语的孩童对他的
敬称。阿布个儿不高，一年
四季穿着一身深蓝色的帆布
衣服，头戴一顶带耳的尼绒
帽，眼睛凹陷，皮肤黝黑。我
家和阿布家挨得很近，两座
房子之间隔着一条营养不
良、瘦弱的小路，几乎可以忽
视它的存在。冬月是阿布

“农忙”的季节，每到晚上，从
隔壁传来阿布“哐啷哐啷”磨
刀的声音。他是个很讲条理
的人，在杀年猪方面，从来没
有因为亲情破坏过挨着次序
杀年猪的规矩，所以，亲人骂
他呆子，而外人却更加尊重
起他来。

这个月子里，阿布的身后
总是牵着线的跟着很多村娃，
当然还有闻着肉腥味就发馋
的流浪狗。村娃在阿布的身
后嘻嘻哈哈，流浪狗们翘着尾
巴跟着村娃。阿布朝左，村娃
和狗朝左；阿布东弯西拐钻进
巷子，村娃和狗也像一条忸怩
的蚯蚓钻进巷子。

主人家早早烧着柴疙瘩
等着阿布，帮忙按猪的七八个
村人围坐在火炉边烤着火。
阿布一到，大家都站起来给他
让坐。调皮的村娃学着阿布
的口吻问主人家：“伺候毛猪
的水烧开没？”引来在坐的大
人一阵哄笑。大锅里的水热
气腾腾，锅灶旁的主人家云里
雾里的站在雾气里。水自然
开了。主人家补充道：“不忙，
不忙，等阿布的杀猪手暖和了
才行。”阿布取出插在腰袋子
上的烟杆，烟杆在油亮亮的烟
叶袋子里晃悠两下取出，用手
轻轻规整着烟叶。旁边坐着
的人赶快用火钳夹着通红的
火子给阿布点燃烟叶，阿布深
深地吸上一口，腮帮子立马凹
陷下去，一会儿工夫，吸进的
烟子从他的鼻孔里、嘴里冒了
出来，阿布的脸模糊得像张水
墨画。他询问着猪的大小，话
末，添上一句到每户家里都少
不了的话：“今早喂食没？”主
人家说喂了。阿布点点头，不
说话，又深深地吸上一口烟。
其实，喂食对即将要杀的年猪
来说，自然没有多大意义，但
是，大部分村人都不忍心看着
养了一年的猪，饿着肚子离
开，便不怕后面清洗的麻烦，
给它喂得饱饱的。阿布对这
样的事情不发表看法，一脸
平和，似乎这是一件装在他
肚子的东西，不想拿出来给
人分享。

阿布吸完烟，在凳子上敲
了两下，烟杆插回腰带，剩余
的烟灰散落在地上。他起身，
按猪人起身，男主人急忙走出
堂屋，打开圈门，等候着帮忙
按猪的人。阿布往往是最后
走出堂屋门，起身后，他径直
走向那套装家什的竹篮子，掀
开盖在篮子面上有些发黑的
蓝布，篮子里五花八门、奇形

怪状的刀具展露出来。村娃
们与其说围着阿布，还不说包
裹着这一篮稀奇古怪的刀
具。阿布在篮子里取出一把
细长的尖刀，那刀口银灿灿
的，映得出村娃脏兮兮的脸蛋
儿。刀尖很细，锋利无比。阿
布用篮子里的一张小帕子擦
了擦刀，口中念念有词。猪儿
拉上院坝了，按猪人的使劲
声，猪儿极其反抗的嘶叫声，
混合在一起。村娃们扔下阿
布，像一阵风一样冲出堂屋。
三三两两的浪荡狗们站在远
处，观看着这一切。

外 面 的 人 扯 着 嗓 子 喊
着：“阿布，猪儿摆好了。”阿
布转过头对女主人说：“准备
好没？”女主人点着头，这点
头法，有悲悯，有祈祷，还有
些说明道不白的忧伤与恐
惧。阿布走出门，女主人从
灶后走到灶前烧火的地方。
村娃子给阿布让出一条路，
按猪的村人尽量给阿布让出
更多空间。狗凝视着阿布。
猪的嘶叫声突然惊颤颤的响
起来。几只浪荡狗摇晃了一
下脑袋，往后退了一步。村
娃们盯着阿布，盯着猪，盯着
按猪的人。

女主人坐在灶前，烧着事
前准备好的纸钱，伴着猪儿此
起彼伏的嘶叫声，嘴里不断地
念叨着祝福的话：“愿疼痛减
少，愿上苍保佑，愿来世别再
投生成一头猪。”话末，点燃三
支香，插在灶门前。

一切平静了下来，村娃们
又开始闹腾起来，浪荡狗们闲
散地在院坝里溜达着。

阿布用热水冲洗着那把
锋利的杀猪刀，又从篮子里取
出刚才蓝色的帕子擦拭着刀
刃，擦干净后，放进篮子里。
按猪的人将一整头猪放进木
缸里，用锅里沸腾腾的开水淋
着缸里的猪。阿布站在旁边，
问淋水的人：“来没？”淋水的
村人扯扯缸子里猪的毛，还一
句：“没有来。”又过一会儿，阿
布又问：“来没？”淋水的村人
又用手扯扯猪毛，一大把猪毛
握在手中，急忙答到“来了，来
得快着呢”。阿布把整个篮子
提出去，给按猪的人每人发一
把弯曲的刮毛刀，一阵“呱呱
呱呱”的声响从缸中响了起
来。村娃们也没闲着，帮倒水
的倒水，发现没有刮干净的地
方就大叫着：“这里，这里，还
有这里呢。”一会儿，一头大黑
猪，变成了一头大白猪了。村
人把猪悬挂在一个搭建好的
木桩上，头朝下，尾朝上，那光
溜溜的尾巴直挺挺的冲着天
空。男娃们开始戏弄女娃：

“你的小辫子就像猪尾巴。”女
娃们也不肯罢休：“看，快看，
那猪的耳朵多像你们的耳朵
呀。”喧哗声把整个院子吵得
沸沸扬扬。

“这猪怎么没有腰子呀。”
阿布剖开悬挂的猪，假装在猪
肚子里四处寻找。村娃们停止
吵闹声，拥挤过来。精灵的小
眼睛在猪肚子里翻找着，猪腰
子丢了，他们的快乐也丢了。

“在这里呢？”阿布像变戏法一
样手里握着两个腰子。村娃们
急忙从阿布的手中夺过腰子，
冲进堂屋。女主人把腰子切成
四半，涂上盐、味精、辣椒粉，放
到火子上烤。火上的腰子“嗤
嗤嗤嗤”地发出声音，村娃们的
喉咙里也“咕嘟咕嘟”响着咽口
水的声音。女主人用火钳把烧
好的猪腰子放在菜板上，用油
腻腻的手指点数着站在身旁
的小脑袋：“一，二、三……”村
娃们生怕被女主人忽视掉，垫
着脚尖，高昂着小脑袋。女主
人根据人数，分好腰子，不过
这时的村娃却显得害羞起来，
谁也不好意思拿第一块腰
子。女主人早知道他们的花
花小肠子，笑嘻嘻的故意走
开。女主人的前脚还没有跨
出门坎，菜板上的猪腰子就被
一扫而空。他们个个嘟囔着
小嘴，心里想告诉女主人：其
实她真没有必要出去。

月牙儿的村庄，冬意渐渐
浓厚起来，偶尔有几场单薄的
小雪轻轻的给村庄罩上了一
层薄薄的纱衣。有雪了，雪的
世界里装着村娃们天真无邪
的童真和无穷无尽的快乐。

赶年猪

小小说

■殷贤华

为提高收视率，电视台决定在黄金时
间，隆重推出一档“没钱勿扰”相亲节目，专
门为美女钓金龟婿、嫁富豪牵线搭桥。

妖娆野性、做梦都想嫁给大款的咪咪
小姐第一个抢先报名。

因为电视台狂轰滥炸式的宣传，吸引
了一大批有钱男士前来选美。这些男士
中，既有未婚的小鲜肉型“富二代”，也有中
年得志的“钻石王老五”；既有离异的款哥，
也有六七十岁的款爷款公，不一而足，煞是
热闹。

相亲节目如期举行，因为是现场直播，

吸引了满城的群众收看节目。有观众称赞
这节目新鲜有噱头，有观众大骂这节目低
俗媚俗，但不管怎么样，这节目是火了。

节目现场，咪咪小姐一亮相，男嘉宾席
和观众席立即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可不
是嘛，咪咪小姐要脸蛋有脸蛋，要身材有身
材。论脸蛋，咪咪小姐是粉嫩透鲜，弹指或
破；论身材，咪咪小姐是增一分嫌肥，减一分
嫌瘦，天然浑成。咪咪小姐杏眼轻蔑地一扫
女嘉宾席，就知道自己是最漂亮迷人的，自
己是最能令男人想入非非、一掷万金的。

事实正如咪咪小姐所料，所有男嘉宾
都为咪咪小姐亮起彩灯，并争先恐后地表
达对咪咪小姐的仰慕之情。咪咪小姐高傲

地扫视了一遍男嘉宾席，甜甜地问道：“请
问各位先生，你们愿意出多少彩礼来我家
聘亲呢？”

“我出十万……”
“我出八十万……”
“我出一百万……”
“我出二百万……”
“我出八百万！”
相亲会似乎变成了拍卖会，男嘉宾们

争先恐后地报价，价格一个比一个高。就
在出八百万的一位款爷即将胜出时，男嘉
宾席中一位戴金边眼镜、高大帅气的款哥
直接走向咪咪小姐，向她伸出拥抱的姿势：

“我爱你，咪咪小姐，我出八千万！”

全场响起一片嘘声！咪咪小姐幸福地
倒在了眼镜款哥的怀里……

节目结束，眼镜款哥邀请咪咪小姐直
接去了城里的大富豪宾馆。咪咪小姐本不
想这么快就直奔主题，但又担心到手的金
龟婿不高兴生变，只得由了眼镜款哥胡来。

一夜温存后，咪咪小姐大上午才醒来，
感到脑袋昏沉沉地。她惊异地发现眼镜款
哥不在身边，身边只留有一张纸条，上面写
着——

“我送给咪咪小姐的八千万是：千万别
拜金、千万别攀附；千万长心眼、千万长智
商；千万莫声张、千万莫找我；千万要自立、
千万要自强……”

相亲会

寒灯旧 事

■欧阳美书

八十年代，虽然交通不便，
但很多康定人爱下姑咱玩。他
们下姑咱之后，有一个必须的
去处，这就是姑咱卫校。那时
的卫校，环境之优美冠绝姑咱，
甚至名誉全州。时中央及四川
省的官员到甘孜视察时，州委
州府经常会把卫校作为一个

“参观点”，与康定师专这所甘
孜州唯一的大学同等对待。不
得不说，这是卫校历史上最光
芒四射的一段岁月。

如果让学校师生说话，大
家可能会说，学校的那些美丽
风光，都是全校师生员工艰苦
奋斗的结果，譬如原本的乱石
坑，就是被师生们一背筐一背
筐背来的泥土给填平了，然后
又用桶提来清水，将树苗一棵
棵浇活，直到几十年后今天的
挺拔大树。这话诚然不错，就
是笔者当年也曾加入这一劳动
队伍的。但是，真正知情且懂
得感恩的学校师生不会忘记一
个人，这个人就是当时卫校的
花工肖二爷。

记忆力好的人可能不会忘
记，那时每天无论早晚，都会看
到肖二爷或背扛着水管，或拿
着锄头剪刀，在校园里默默地
劳动，有熟悉且觉得应该招呼
的人在路过肖二爷身边时会顺
便招呼一句“肖二爷，浇水呢。”

“肖二爷，剪枝呢。”但更多的人
却不会发出这声问候，在他们
看来，肖二爷是一个微不足道
的人，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临时
工，学校聘他来侍弄这些花草，
是对他的恩赐。

当然，不打招呼的人也未必
是这种想法，或许有人性格内向
不擅与人交道呢。譬如自己，就
是一个不太爱招呼别人的人，但
我可以保证，我的不招呼仅仅属
于我的个人性格，譬如某位同事
在附属医院上班，与自己平时并
没交往，于是这关系可能就淡
了，招呼也就少了；又譬如有时
确实不是我不招呼人，而是脑子
里想着另外的事，竟然把身边最
重要的人物给遗忘了，这或许也
是我在单位上总是群测分数不
高的原因。但无论如何，我绝对
不会对临时工或打工者表露出
一种隔离。在很多时候，我愿意
与最底层的劳动者在一起喝酒
聊天打屁，也不愿意与动不动勾
心斗角的所谓知识分子在一
起。我母亲就是农民，我父亲是
建筑工人，至于家里亲戚等，多
是农民打工者，我没任何理由轻
看或疏离他们。

这话扯远了。总之在我看

来，肖二爷做卫校花工的那些
年月，学校的花花草草不会缺
水甚至不会缺农家肥料，该开
花时，艳艳地开，该长枝时，向
着天空疯狂地长；当然，该修枝
的地方，总是被修剪得整整齐
齐，绝不会出现无精打采、乱七
八糟的情况。如遇狂风暴雨，
将花花草草打杀了一片，那第
二天一早，一定可以看到肖二
爷在校园里将那些倒伏的植株
扶起来，将已经折断死亡的花
枝清理干净，在肖二爷的侍弄
下，那花草的脚下，就从没有过
因管理不善而出现的枯枝败
叶。

虽然我内心对肖二爷这样
的劳动者充满着尊敬，但我与
肖二爷的交往并不多，至少是
算不得多深。有时相遇，给他
递上一支烟，站在他身边，看他
侍弄那些植物。但更多的时
候，也就是打声招呼便走。不
过，终因一次机会，我与肖二爷
之间的交往终于深入了下去，
有了“不得不说”的故事。

约九零年左右，我拟在姑
咱开办一租书店，店面租好了，
图书也准备好了，就差一店
招。要是能找人写个店招多好
啊！当时，学校有几个字写得
不错的教师，但我并没绝对的
信心请别人动笔，就在这时，有
人向我提议，为何不去请肖二
爷帮忙写一个呢。肖二爷会写
字？这个消息真心大出我的意
料，“你去吧，肖二爷给你写了
字你就知道了。”提议的人见我
一脸怀疑，便补充了一句。我
其实不是怀疑，只是惊愕。毕
竟大家都在一道大门内生活，
没人会给我开这种几分钟就会
被戳穿的玩笑。

好吧。我说着就直杠杠地
冲到了肖二爷的住处，并向他
说明了来意。肖二爷二话没
说，找出几张报纸，拿出一支笔
和一瓶墨汁后问我：什么内
容？新世纪书屋，我说。肖二
爷得知我的要求后，只是默想
了一下，然后就在报纸上刷刷
刷开写，几乎就在我连续吃惊
的神色中，肖二爷便写完了五
个行书大字，而且是繁体字。
我这一生，有个大遗憾，就是不
会写字，颇有些辱没我“美书”
这一名字，但同时也有个优点，
那就是见到特别厉害的人，便
会心崇敬之，神向往之，进而产
生一种信服的情感。

不过这却是后来才有的想
法，在当时，我还有点疑惑，这
样也行？不需要找两张宣纸重
写？肖二爷当时看出了我的疑
惑，说你这个是店招，是要拿去

剪裁的，所以我便写在报纸上
了。我当时忙说谢谢，谢谢。

“新世纪书屋”这五个字，
想来九十年代初中期在姑咱读
过书的大中学生大多看到过。
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店牌
也不知毁损于何处，但那五个
行书大字的字形一直在我脑海
里存留着。回过头来看，肖二
爷随手挥就的五个字，其笔画
粗细、字体大小、字形结构等，
既有一种端庄与厚重的大气，
又有一种灵动而文雅的气韵，
特别适合书店、纸墨笔砚等店
铺使用。

这次交往使我与肖二爷有
了私谊，于是有闲时我亦偶尔
去肖二爷所居工棚，慢慢地，我
亦知道了肖二爷的背景。他是
内地人，四九年前在刘文辉的
二十四军当兵，职为二十四军
军需官，主要负责二十四军茶
叶的交易与供给，那年月的这
项职务，当得起某小品“不差
钱”的差事。因为职务关系常
来常往于康定，便娶了康定本
地一名藏族女子，在康定安了
家。后来时势变化，肖二爷曾
为在二十四军的经历坐过牢，
每次运动时也必然会成为“运
动对象”，所以，肖二爷在那个
特殊的年代里自然难以找到
一份像样的工作，现在想来，
他在卫校做花工的那些年，亦
算得上肖二爷生命中最为安
稳的岁月。

在卫校做花工期间，肖二
爷的书法本领也渐渐被别人知
道，时卫校的年轻教师、现四川
大学著名藏族心理学教授格桑
泽仁先生，就时常走进肖二爷
所住工棚，跟随肖二爷习练书
法并最终学有所成。我记得
当时我也萌生了向肖二爷学
习的愿望，但终因当时想法
太多，而没有付诸行动。

随 着 年 龄 越 来 越 大 ，肖
二爷终于做不动了，便回到
康定养老，只是肖二爷当年
离开学校时，我正好不在学
校，没能现场欢送，甚至直到
今天，我也没认真打听过肖二
爷的名字，这个，或许也是我
人生经历中小小的缺憾。终
于好在几年前在另一位当时
亦住在学校内的木工师傅家
吃喜酒时，还听到肖二爷颇为
健康的消息，让我顿时心 安 ，
亦让我感到韶华易逝，时光
流水。或许在更久之后，惟
有校园内那些草木花朵，或
隐 藏 于 花 园 中 的 某 一 块 顽
石 ，还 能 回 想 起 那 些 年 的
肖 二 爷 ，在 我 们 轻 浅 的 生
命中划过的留痕。

花工肖二爷

■冯光福

一

二

三

措普十行

■杨松衡

唱片店在这条嘈杂的小巷
子里最南边，并不起眼，没有精
致的招牌，破旧的木门挂着正
在营业。来来往往的人或许并
没有留意，在这庸俗的街道上，
有着这么拥

有着艺术香味的小清新。
有一个女孩，安静的走进

了这家唱片店，习惯性的在一
角翻着货架上的唱片。

唱片店里的音响有些年份
的 精 致 ，一 首 《I could be
the one》缓缓送出。

1点30分，熟悉的街角，怀

旧的唱片店，你，停留片刻。
黑色的耳机，白色的山地

车，背影。
微风的下午，暖暖的秋

日，同样的路径。
只是为了一个等待。或许

只是恋上了一首歌。和歌里所
有的回忆。

微散文

飘雨的黄昏
雪 花雪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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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普沟。游蓉萍 摄

天堂很远措普湖很近近在咫尺
走近措普沟就会被措普湖浓浓浸泡
我就是湖边那一顶黑色的帐篷
炊烟袅袅中牧歌飞扬
一声吆喝哥哥哎草原格桑花绽放
满身霞光妹妹哎毡房酥油茶飘香
措普湖千年凝视轮回的苍生
失去的记忆在她心里都是珍藏的映像
神圣是高高在上的雪山
倒影在湖心把传说碧

风翠绿了草原雨积聚了湖水而我
一如脆弱的新驹在张望
张望着这草原深处的宝玉
将会以怎样的方式给我后天的滋养
于是在无数次的彩虹之后的我
看见巴塘弦子踏着碧波而来
看见宿命相逢的骑手疾驰而来
看见传说中的大鹏载歌载舞而来
风中猎舞的经幡是愿景的一种表达
牦牛的完美追求却始终没有尽头

要站就站到最高处极目天涯
要歌就歌到八度外声嘶力竭
俯身向着措普湖我就是一条小鱼
聆听法号掠过清波破译极地密码
一条洁白的哈达三杯醇香的青稞酒
延伸九百九十九双转经的脚印
我以鱼的誓言鱼的眼睛
宽广着措普沟的草原和草原上的花朵
踏遍千山万水还是措普湖的水
百度回首措普湖才是最后的梦中情人


